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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湖南知名“绍兴师爷”王光焕 

王兴国
1
 

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/船山学社，湖南 长沙 410003） 

【摘 要】：论文第一部分介绍了晚清时期湖南绍兴师爷的主要情况,及王氏在其中的地位;第二部分介绍了王光

焕的几个主要弟子的情况;第三部分分析了王光焕的《蕨庵诗存》的主要特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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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：王兴国(1937-),男,湖南株洲人,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所长、研究员,湖南省船山学社社长,湖湘文化

研究会常务副会长,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,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,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、湖湘文化史。; 

王光焕(1858-1934),字意澄,湖南善化县樟桥(今属株洲市荷塘区仙庾镇)人。少家贫,附读于同族塾师家,得举秀才。后“屡

蹶于名场(三次考举人不第),复蹙于生事,乃习申韩之言(学刑名之业,相当于现在的律师),求升斗之禄。”
[2]49

 

一 

“师爷”又称幕友、幕宾、幕客,是人们对于作幕之人的一种俗称。旧时代师爷虽然是政府部门的佐治人员,但一般并无官

衔职称,也不在政府体制之内。师爷由幕主私人聘请,与幕主属雇佣关系。幕主尊师爷为宾、为友,师爷称幕主为东翁、东家。师

爷发源于周官幕人。至明代,师爷作为一种特殊的幕业形态开始萌芽。有清一代,师爷非常活跃,上自督抚,下至州县,都聘请师爷

佐理政府事务。清人徐珂在《清稗类钞》中说:“盖仆从之于官,称老爷;于幕友称师爷。刑名、钱谷二席均得此称。”师爷为幕

主出谋划策,参与机要;起草文稿,代拟奏疏;处理案卷,裁行批复;奉命出使,联络官场。可见其地位之重要,故清代社会流传着

“无幕不成衙”之说。 

幕业的分工比较细,有刑名、钱谷、书启、挂号、朱墨、账房和折奏等等。 

挂号、朱墨、账房诸行当,一般不用经过专门的学习,只要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和衙门中的关系,便可入幕就业;书启和折奏则

主要取决于举业的功底。刑名和钱谷这两种行当,则由于其知识、技术具有很高的专业要求,必须经过专门的培训。“绍兴师爷”

主要就是从事这两种行当。在晚清,湖南最有势力的绍兴师爷是以任麟及其弟子所形成师徒关系的“绍兴邦”。据《清裨类钞》

记载:“山阴(即今绍兴)任筱棠观察之[子]龄,初治申韩家言,久幕于湘,郡邑幕僚大率为其门徒。幕例,师荐徒于人,月必以所得

馆谷分润于师,习以为常,贤者不免。以故任之岁入殊巨,遂积资数十万,蓄田宅,置姬妾,享用豪侈,拟于素封。”陈天锡《迟庄回

忆录》的记载则更加具体:“湘省名幕有邬一王二潘三冯四之称,邬即筱师(名同寿字筱亭),王为王惕菴先生,潘为潘季鲁先生,冯

先生已不能记忆其名字。四人者,皆为任小棠(麟)先生之高足……筱师门下先于吾及门者,为无锡强培根(本)、善化许泳六(振

昆)、侯官陈肖皋(天骢)、武进刘紫璇、长沙张福运、善化王意澂(光焕)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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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麟,字筱棠,绍兴人。陈天锡在谈到任麟时说:“任先生在湘之名望甚大。而气焰亦盛,其后由慕而官,改名子麟,以道员需

次湖北。陈右铭(宝箴)抚部曾参劾之落职,则知盛名之下,气焰之为累矣。”[1]其实,在湖南巡抚陈宝箴于 1895 年到任之前,已有

人参奏任麟的诸多罪状,朝廷诏令是指示陈确切查明。经详查后,陈宝箴奏报朝廷:“查任原籍江苏宜兴县,在湘游幕多年,广通声

气,植利营私,湘省繁要州县刑幕,类出门下及为所推荐,否则多无敢延聘。以致奔竞之徒趋之若鹜,即谨厚之吏,惧其吹求,亦不敢

不曲意周旋。似此气焰薰灼,实为湖南官场之蠹。”因此奏请“即行勒令回籍,不准逗留”。此一奏章写于光绪二十一年(1895)

十一月二十二日,十二月三日即获上谕批准:“臬幕任,在湘盘踞多年,广通声气,又附名各省保案,蒙捐指省。著即行勒令回籍,不

准逗留,并著陈宝箴查明该员保案,咨部撤销。”经过陈宝箴的调查,于光绪二十二年(1896)三月二十五日的奏折中实事求是地为

任麟澄清了原奏中一些不实之词。如对所参任与已革同知合伙开钱铺、典当多处,家资至数十万金一事,经查明,所开典当均系他

人经手,各典号共存银约合五万六千余两,尚无“二十余万金之多”;又如说“邬同寿现既辞出府署,又未在湘省作幕”,因此建

议朝廷“邀免置议”。这样就避免了对其弟子邬同寿等人证据不确的牵连。
[3]
所以任麟后来并没有回籍,而是一直居住在长沙梧

庄。邬同寿的《一砚楼诗草》中有多首诗便是涉及与任师在长沙的交往。如《嘉平月(十二月)朔任师招陪韩古农观察同宴梧庄》,

《春日宜兴任师招陪同学诸友宴游梧庄》等等。 

邬同寿(1849-1919),字筱亭,浙江姚江(即余姚县)人。廖树蘅在《一砚楼诗草》序中说他“少孤贫,试吏于湘,既而不乐卑栖,

去而入幕。守其节母之训,终身俭觳,刻苦自励,用能葆其贞素,发声名于时,一时东诸侯之闻其名者,争相延致,惟恐其不得当,盖

人皆知君为佐治才矣”。王闿运在此诗草序中则称:“邬君筱亭,欦奇磊落人也,与余有姻连而不数相见。及挂弹章经湔雪(即指

邬在前述任麟案受牵连),名始大振。虽山人亦能识其名字,而余益异之。顾以其弃官而客,与汤若士(显祖)异趣,必有所挟持以与

世沉浮。盖若士以科第得官故官重,筱亭以议叙入官故客贵。人之自贵重者不役于人者也,内有主则言有物,是通于诗者也。比游

湘东,数过从,偶见其诗,果不凡,近而专工七律,用事耦词,有出于唐宋诗人意外者。”王序中所说“比游湘东,数过从”,指邬同

寿在衡州府任幕僚时,王闿运正主讲衡阳船山书院,而廖树蘅则于 1899 至 1900 年治矿业权清泉校官,当时他们常来常往。廖树蘅

还说,王闿运“评君(指邬同寿)诗声音浏亮,词事相副,且决其晚遇必亨。君闻为之益勤”
[4]
。在此诗集的《跋》中,吴庆坻说“邬

君浙人,而长于湘,抱用世之志,敝屣一官,为诸侯老宾客”。金镜蓉说:邬氏“官不自试而谈治术,拯患难,当途之士或未能与之争

先。爱人如己,直谅鉴心,并世所罕”。王瑞生则说:“筱亭先生练习吏事,卑小官而隐幕府,其志已高人一等。”“为人磊落英多,

故其诗情词超迈,卓尔不群。”[4] 

王光焕举秀才之后,曾在曾国荃的威毅伯府第教过馆,又曾在思贤讲舍肄业,以准备参加乡试。他参加乡试时,结识了福建福

州藤山塔亭人陈自新(1843-1904)。陈字焕皋,光绪丙子(1876)进士。光绪十九年(1893)湖南乡试,朝廷任命陈焕皋为对读官。光

绪二十年(1894)湖南乡试,朝廷任陈焕皋为第四房同考官。就在此时,王光焕参加乡试的文章得到了陈焕章的赏识,推荐了他的试

卷,王氏因此成了陈氏的“荐卷门生”,所以王氏对陈感激涕零,始终对他执弟子之礼。王光焕虽然参加过三次乡试,但未能考上

举人,所以萌生了学习刑名作师爷的想法。正好,陈焕皋于光绪二十六年(1900)聘王光焕为其第六子和第七子的塾师。陈焕章的

第三子陈天骢是著名刑名师爷邬同寿的学生,陈焕章与邬氏的关系也比较密切,所以王光焕在陈家当塾师的过程中,便多次请求

陈焕章介绍他当邬同寿的学生。经过陈焕章与邬同寿的联系,邬氏答应收王光焕为弟子,王氏便于 1901 年辞馆,赴衡阳跟邬同寿

学刑名师爷。[2]临行之时,陈焕章写了一首诗为王光焕荐行,王氏步其原韵敬和,诗题为《赴衡州陈焕皋师以诗宠行敬步原韵》: 

循吏儒林第一流,门墙何幸此生投。 

骄人偏觉无官乐,说士能消不遇愁。 

有后尽容娱晚节,忘机谁更触虚舟。 

怜他天壤劳劳者,得傍元龙百尺楼。 

攫月拿云额已虚,安排草泽学陶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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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方别为筹前箸,十上频叨缮荐书。 

拂拭顿教心王壮,濯磨浑忘发萧疏。 

称觞来岁蟠桃会,待酌湘波颂九如。 

王光焕从邬同寿学习刑名时,年龄已经 43岁。他认为鄔同寿是“循吏儒林第一流”,为自己能够进入邬氏门墙而感到三生有

幸。他这么大的年龄还在拂拭自己的心王,为提高修养而忘记了自己的头发已经逐渐稀少。在拜见师傅之时,王光焕写了一首《呈

邬筱亭师》的诗。诗云: 

酂侯事业昌黎望,下士倾心已十年。 

抱刺未通萦梦毂,升堂无分感华颠。 

须眉早向图间识,薪火曾从句里传。 

今日居然趋便坐,可容收作老彭宣。 

他将邬同寿的刑名比作鄼侯萧何的作律,他倾心于此已有十年之久。他抱着名剌萦回于梦想之中,学技不得其门而入自己头

发却都白了。现在我终于可以到您家学习,请容许我做一个有学识渊博的老彭宣吧。 

学习刑名是一项十分刻苦的功课。据陈天锡叙述其学幕经过,内容十分繁杂:先读《大清律例》,律为常经,例则因时而定,尤

须熟背其目录,律例中首应细读名例,其余各律,则须按需用之多寡,为研读之先后。如刑律计有十一目,户律计有七目,这是办理

刑名钱谷者首先所触及,适用为最多,故读毕名例,即须及之。以次读吏礼兵工四律,以窥其全。此四律除兵律计有五目外,其余三

律各只二目。在读刑律时,一面即须研究律文中例分“以、准、皆、各、其、及、即、若”之八字,每一字皆有一定之意义,不容

丝毫错误,一有错误,则罪刑之轻重出入随之,人命生死,所关至重。八字外有所谓律眼之“但、同、俱、依、并、从”六字及“从

重论、累减、递减、得减、罪同、同罪”七名词,亦各有其定义,亦不能误用误解。律例之为书,每条各有精蕴,解悟不易,非就同

异之处,加以比较研究,便难融会贯通。又条文有关罪刑之订定,每有其基本之原则,读者尤须明其旨归,然后援引方能适当。例如

通奸之罪,服制愈亲则愈重,若不明此意仅依凡人处断,则失出矣。盗窃之罪,服制愈亲则愈轻,若不明此意,竟依凡人处断,则失入

矣。诸如此类非只一端,要在师友相与讲肆,豫之于平时,理解既充,用之于临事,乖违可免。这说明,如此繁杂的律例,是非二三年

不能竟其大体的。[2]邬同寿老师除了让学生读律及看有关刑案籍外,未尝有特别指授。惟令多看到文,为观摩练习之资。 

宣统元年(1909)邬同寿 60岁,他当时健在的 14个弟子,积资刊刻了老师的《一砚楼诗草》,并且在此书的最后一页附录了他

们的名字:刘旭煌、刘赓鸾、王光焕、强本、许振崑、刘钧焘、张集运、黄善赞、易庆彬、陈天锡、易庆怡、董玉锵、陈祖贤、

孙开先。(湖南图书馆所存《一砚楼诗草》没有此名单,笔者请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工作人员查到了此名单。) 

二 

王光焕从邬同寿学幕之后,做过一段时间的师爷。从其诗中所记可知,他曾于丙午(1906)、丁未(1907)在永明县(今江永县)

作幕僚,“癸丑(1913)于役茶(陵)、攸(县)等县”,又于“乙卯(1915)……在浙江长兴县幕次”。陈迪光所撰《蕨庵诗存序》说,

王光焕在任师爷时,“其所佐州县,冤抑则平反之,苛慝则蠲除之,恩施则掖劝之。律己以信,接物以诚,执事以慎”。 

进入清代末年和民国初年以后,由于种种原因,特别是现代司法制度的推行,师爷这一职业也已经穷途末路,所以王光焕在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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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寿处学成之后,并没有做多久的师爷。他的一生的主要成就还在于教馆,并且培养了几位有成就的弟子。 

曾广钧(1866-1929),湖南湘乡人,曾纪鸿之子,曾国藩之孙。王光焕之孙王高咏在《〈蕨庵诗存〉著者王光焕意澂先生事略》

中说,昔日,他在家里的“书柜中看见过曾纪泽(鸿)之子曾广钧得举秀才之喜报,其红帖刊有其祖父曾国藩读书时当年诸教师名

字,其父曾纪泽(鸿)读书时当年诸教师名字,以及曾广钧本人读书时诸教师名字,其喜报上写着‘呈意澂夫子大人’,落款是‘受

业曾广钧拜’等字样。据说这是明清时代学子入学中举之喜报,列上祖父、父亲,及本人共三代的诸教师尊名,也就是所谓‘三代

不忘恩师’之意,与旧时厅堂中写有‘天地国亲师之位’相似”。曾广钧考秀才的时间,史料缺乏记载,但关于朝廷赏曾广钧举人

一事,倒有两种说法,一说是同治十一年(1872)曾国藩逝世时,朝廷赏曾纪鸿、曾广钧举人,一说是光绪七年(1881)曾纪鸿逝世时,

朝廷赏曾广钧举人。(前一说法见孙启华《曾广钧诗歌研究》附录一《曾广钧年谱简编》,后一说法见360 百科“曾广钧”。)笔

者觉得后一说法比较合理,如果是这样的话,那么曾广钧举秀才应该是在 1881 年以前,而王光焕执教曾广钧也应该是在此以前。

《蕨庵诗存》中有一首诗叫《夏夜戏斗诗牌得句》,注明“时馆湘乡威毅伯第”,威毅伯是曾国荃的封号,曾广钧与曾国荃一家联

系十分密切,因此王光焕与曾广钧有交往是完全可能的。曾广钧才华横溢,少年得志,凡是他要学的,则无所不能。十来岁就能诗

善文,常与长者唱和,王闿运称之为“圣童”。光绪十五年(1889)二月入京会试,中进士,入翰林,为国史馆协修加三级。时年 23

岁,是翰林院中最年轻者。光绪二十年(1894)中日甲午战争爆发,曾广钧奉旨“记名”出使大臣,钦派湘鄂 49营总翼长,统领钢武

马炮队 5000 人出国援助朝鲜。后中日讲和未开战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)戊戌维新,曾广钧在京加入了新党,所以梁启超的诗界八

贤诗中,有赞“曾伯君”之句。戊戌变法失败时曾广钧任广西武鸣府知府,但当时在京,其母安排其先行出京,免受其害。宣统三

年(1911)辛亥革命爆发前夕,曾广钧弃职归里。从此不再加入政治舞台,倒很喜欢研究诗词、书法、算学及外国科学,诸如声、光、

电、化等学问。有《环天室诗集》行世。 

陈天锡在《迟庄回忆录》中说:“本年(光绪二十六年,1900)初,父又延聘荐卷门生善化王意澄(光焕,原名章焕)师,课吾兄弟

攻读。吾与七弟四书五经外,阅《通鉴辑览》,多读唐宋十大家及《东莱博议》。时科举已改试策论,每月一七三九五作论文一篇,

意师改笔,最能因势利导,作文颇见进步,字课亦日不停辍。吾临颜鲁公(真卿)、何子贞(绍基),七弟临柳诚悬(公权),父与刘子蕃

大舅通函时,曾谓均能虎贲貎似也。”[2]28 这里讲的“吾”即陈天锡,“七弟”即陈仲经。他们都是跟随做官的父亲在湖南居住。

陈天锡在从师王光焕后不久,也师从邬同寿学幕,所以他既是王光焕的学生,又是他的师弟。 

陈天锡(1885-1975),字伯稼,谱名作甘,行六,福建神州人。陈天锡曾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部秘书,考试院秘书,与林森、戴

季陶终生交厚。1918年陈天锡任广东三水县民政建设三课课长。此时广州军政府为护法,呼吁国际社会支持,为此特组建外交部,

向国际友邦驻华公使递交军政府公告,要求友邦承认本军政府,不承认北方政府。外交部总长由林森担任,大元帅府秘书长戴季陶

兼次长,政务司司长是孙中山秘书李锦纶,秘书是孙中山之子孙科,一共只四人。人很少,规格却很高。有同乡向林森推荐陈天锡,

林森旋即请大元帅颁发任命,任其为秘书。陈天锡亦不负所望。外交部文牍繁多,凡不能及时料理之件,陈天锡就带回住所连夜加

班完成。既能吃苦耐劳,又很干练老成,林森十分赞赏。当年五月,外交部解散。陈天锡在外交部任职仅两月余,但其勤奋、艰苦、

精干,已为人识。不仅林森欣赏,临别时戴季陶亦对陈天锡恳言:我们将来当还有共事机会。1928 年,戴季陶托陈天锡编写《西沙

岛东沙岛成案汇编》。陈天锡历时三个多月,将西沙、东沙诸主要岛屿的地理位置,包括精确的经纬度数,交通里程、面积、物产

资源、历史建设、行政区划,以及当年与日本、越南对群岛主权之争的外交电文、案牍文件等等,分门别类加以详细说明,并汇编

成图,圆满完成任务。中国史籍中,不乏记载南海诸岛的资料,但用的是其它名称,如万里石塘、千里长沙等,以西沙群岛为名记载

的是以此书为始。这本书是我国有关西沙群岛、东沙群岛最早最系统的历史文献。陈天锡长期在考试院工作,后去台湾,以考试

院首席参事退休。其著作还有《戴季陶先生的生平》、《戴季陶年谱》、《迟庄回忆录》、《考试院施政编年录》、《戴季陶先生文存》

等。 

陈仲经(1885-1973),谱名作砺,字仲经,行七,晚号琴楼。陈仲经童年在湖南读书,后受业于经学大师皮锡瑞。又入南京南洋

方言学堂、南京高等学堂就读。前后肄业三校,每试多冠军,见重师长。林森于 1923 年 7 月 21 日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本营建设部

部长。当他得知陈仲经也到粤后,便要陈仲经立刻到建设部办公,任其为建设部秘书。1925 年 7 月,国民政府成立,林森被推任为

国务委员。在离开建设部时,他非常关心陈仲经,认为他再留在建设部,可能难以发展。而国务委员下面又没有实体机构,不便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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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人事。于是,林森向宋子文推荐陈仲经,宋子文相信林氏识人无误,任陈仲经为财政部秘书,兼管印花税总处。陈仲经在大陆期

间还曾任过福建省财政厅代厅长、闽赣食糖专卖局局长、考试院考选委员会第二处处长、广东广西考铨处处长等职。后去台

湾,1952 年 6月从考选部代理常务次长职务上卸任后,受聘考选部顾问。所著《青芝老人轶事》,记录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献身国民

革命的事迹。诗集《琴楼吟草》,故园情怀,催人泪下。陈仲经既是王光焕的学生,又是王光焕儿子王运昌的老师。王光焕在1929

年写的《寿陈师母七十》注中说:“运儿业师陈仲经世兄之母”。王运昌(1893-1951),字劲甫。此公长期在税务所、粮食仓库工

作,专业特长是打算盘。王运昌从陈仲经学习的应该是钱谷师爷。他在民国初年还进过法政学堂。 

陈天锡在《迟庄回忆录》1912 年条写道:“本年八月间,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,王意澄师介绍吾与七、九、十诸弟入党,于是

与诸弟同时加入。依照规定,须有二人介绍,意师又转请周道腴(震鳞)先生为之。”[2]83关于王光焕的国民党员身份,不见其他史料

记载,他在成为国民党员前,是否加入过同盟会有待进一步考证。周震鳞(1875-1960),字道腴,湖南宁乡县人。1894 年中诸生。后

考入武昌两湖书院,与黄兴同窗,结为好友。1911 年参加辛亥革命,任湖南都督府筹饷局总办。1913 年至 1917 年任北京政府国会

参议院议员,1917 年 9月任大元帅府参议、国民党广东支部总务长,创办《真共和报》。1919 年任孙中山驻上海秘书长,曾参加讨

袁护法诸役。1949 年与程潜等人发起湖南和平自救运动,湖南解放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顾问、全国政协委员,全国人大第一、二

届代表,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团结委员等。 

“九弟”名陈绍箕(1888-?),字叔齐。幼时他曾去华容县城里典当铺当学徒。1927 年随军北伐。1938 年在财政部税务署上

海分部任职。1945 年 12 月出任北平税务局局长,1947 年调任张家口税务局局长。全国解放后在北京养老。 

“十弟”名陈天材(1888-1949),字季梓。曾长期在南京政府财政部盐政司任职。后得胃溃疡呕血,于 1949 年逝世。 

王光焕的荐卷老师陈焕皋有八个儿子,王氏除了前述替老六、老七当老师,又介绍老九和老十加入国民党之外,他与陈家的老

二和老三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。 

老二陈天听(1872-1907),字不浮,自少博览群书,以天下为己任。中日甲午战败,清廷割让台湾,天听深感痛心。清光绪三十

年(1904)赴日本留学法政。光绪三十三年(1907)毕业,于四月十九日乘日本“博爱丸”船回国,愤国事蹈海自尽以醒国人。民国

肇建,陈天听被国民政府追认为烈士。王光焕在《送陈不浮世兄归福建》一诗中说陈天听“自云平生学,率性徇所喜。经求大义

通,考据成圈豕。理求寸心安,语录都敝屣。汉宋浑界疆,肆力萃诸史。马班迄前明,各各竟原委。治乱兴亡符,致用将于是。”这

说明,陈天听是一个善于治学,注重经世致用的学者。 

老三陈天聪(1874-1906),字肖皋。秀外慧中,1895 年开始在衡州从邬同寿学慕三年,是王光焕的师兄。1901 年有广东番禺县

胡翔青,调任署理岳州府华容县,闻邬同寿大名,专门取道衡州求邬氏为其推荐幕僚。邬同寿即举荐弟子陈天聪为其担任刑名、钱

谷二席。陈天聪乐从师命,随即与胡翎青同赴华容。1905 年九月陈天聪馆武冈,行前曾恳请尊师邬同寿收其六弟陈天锡为弟子。

不久陈天聪改馆辰溪。到馆没几日,旧病剧烈发作,医药无效,在腊月初溘然长逝,年仅三十三岁。陈天聪的夫人王素清见丈夫不

治而死,痛不欲生,竟吞服大烟膏自尽,随夫而亡。王光焕在《酬肖皋绍枝两世兄惠题拙作》一诗中,说陈天聪:“才调原高学识兼,

吟成七宝相庄严。不将瓦砾尘青睐,那信风骚幕府前。”“壮年经济蕴长虹,一顾群堪冀北空。侬似寞鸿意寥落,摩霄坐让羽毛

丰。” 

三 

据有关记载,王光焕的著作有《讼庭花落》《三余随笔》《苕霅纪游》等,皆毁于兵火,今存者唯有《蕨庵诗存》一卷,收诗 63

首,刊于王氏逝世的 1934 年。对于王氏的诗,陈迪光在为此诗集刊印时所写的序中有一个总的评价:王氏“无意于以诗自见也,然

其恬淡端悫之风合乎温柔敦厚之教,故发而为诗,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,鸟兽草木风云雨露之状,莫不曲得其情而深会其理,

非昌黎韩子所谓存志乎诗书而寓辞于乎歌咏者乎?论者恒谓诗人不入学派,学人不入诗派。殆指明人而言耳。若先生者则以学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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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而闲情逸兴又足寄其邃理深思者也”。这说明王氏之诗善于将学识与诗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,既富于哲理,又颇有闲情逸兴。

具体分析,可以发现这本诗集有以下几个特点: 

其一,具有恬淡端悫之风。所谓“恬淡”一般指人的性格恬静;所谓“端悫”则是指正直诚谨。集中有《读书乐》一诗,充分

体现了作者的这种恬淡之风: 

一日不读书,俗垢满胸臆。 

势利渐逼人,促缩天地窄。 

伥伥靡所适,自旦达昏黑。 

猛然发深省,理我旧时册。 

良朋去复来,放心求则得。 

眼界一时空,金玉皆无色。 

下视纨裤流,身小直如蝨。 

始知书如药,能使百病息。 

叹彼寒儒寒,营营衣与食。 

不解读书乐,愁苦终何极。 

诗人将读书当作医治世俗百病的良方。在他看来,只要一天不读书,世俗的种种落后观念就会充满心胸。那些势利的观念渐

渐地逼迫自己,压缩了理想的天地,使自己一天到晚昏昏沉沉无所适从。这时自己突然猛省,重新发奋读书,书籍这些好朋友又重

新回到自己身边。只要安下心来认真学习就会有所收获:眼界一时空明了,金玉之类的俗物都失去了颜色。这时再去看看那些纨

绔子弟,就感到如跳蚤一样的藐小。这时也才懂得书籍就像医药一样,能够治疗百病。我为那些终日为衣与食而忙碌的寒儒们叹

息,他们不懂得读书的乐趣,所以其痛苦没有止境。 

要做到淡薄名利,就要像《田家杂兴》一诗中所描述的居住在深山的老农那样,“不识功与名。所勤在东作(春耕),所望在西

成(秋收)。西成既有秋,野人愿已盈。看妇酿新黍,呼儿采银莼。贫贱宾客稀,取酒时独倾。仰天一长啸,终为陇亩人”。这说明,

要真正做到鄙薄名利,就要自己发奋图强,自力更生,努力奋斗。为此还要能够顶住种种压力。诗人在《雪后游竹林得句》中写

道:“不呼长耳不登楼,紫竹林中著屐游。笑道此君多劲节,者番见我尽低头。”竹子是以劲拔挺直有节气而闻名,人们也常常以

画竹寓劲节。但是当大雪之后,竹子便被雪压得不得不低头,有的甚至断折。这说明,要抵抗外力的压迫是很不容易的。王光焕有

时也检讨自己不能抵御外力的压迫。他在《萧斋狂生口占》中写道: 

年来何处是生涯,贪得锱铢负岁华。 

文为依人常降格,身因多病每思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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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侵碎镜摇蒼玉,月上疏棂漾碧纱。 

妬煞老农顽福占,隔窗团坐话桑麻。 

为什么会出现“文为依人常降格”的现象呢?就是为了“贪得锱铢”。可见,一个人要真正做到保持独立的人格,不为名利所

迫是很不容易的。诗人在《和黄芷春学博中秋观剧诗》的序中,就说明此诗是被胁迫而作的:“歌者蓉郞姿态绰约,丁未(1907)中

秋奏曲永城(今江永县城)。芷春倾倒之极,别后屡为诗忆之,并拉予为和。予以体涉不庄,未遽应也。而催促再四,词色之间颇形

怨愤。若疑他人皆不知子都之佼者,亦可谓痴绝矣。迫成一律,聊以塞责。”古人往往将描写或歌颂艺人的诗歌归入“艳诗”之

列,所以王氏说“体涉不庄”。学博是对学官的尊称。他是可以管王光焕这个幕僚的。他为让王光焕和他一样写诗吹捧自己所欣

赏的艺人,至于“催促再四,词色之间颇形怨愤”,这样做也太过份了。所以王光焕在此诗之序公然说出是“迫成一律。聊以塞

责。”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光焕的“端悫之风”。 

其二,忠爱绝伦的忧国精神。王光焕虽然是一个以读书为乐的老秀才,但是对于国家的命运、民族的前途却是非常关心的,具

有一种忠爱绝伦的忧国精神。这种精神既表现在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,也表现在他对现实问题的关心。唐景尧在为《蕨庵诗存》

所写的题词中说:“集中游仙咏史寄意最深。”我们且看《拟左太冲咏史》,其第三首云:“吾怀毛遂剑,数言服楚君。吾爱朱亥

椎,一击挥秦军。奇功出下士,余子空纷纷。当其韦布时,何人识不群。处囊颖忽脱,乃觉玉石分。惭愧纨裤流,意气徒千云。”所

谓“奇功出下士”,是说毛遂、朱亥这些在历史上曾立下奇功的人物,其社会地位并不显赫。当他们还是普通老百姓时,有谁能夠

识别其超群的能力呢?他们一旦脱颖而出,人们对什么是玉什么是石便分得清清楚楚了。第六首诗谈到贾谊时说:“贾生上治安,

年少名共振。痛哭复太息,似谓朝无人。所养虽未纯,忠爱要绝伦。忧国有良谟,危患宜预陈。君门九重远,何处闻清声?我欲叩閶

阖,高问谁秉钧?”所谓“所养虽未纯”,是王夫之对贾谊思想的评语:“谊之为学,粗而不纯……任智任法。”[5]100 就是说贾谊的

学术思想并非纯粹的儒家,还夹杂了黄老道家和法家的思想。王光焕在诗中都能引用王夫之的言论,不愧为思贤讲舍的学生,因为

郭嵩焘创立思贤讲舍的目的就是要弘扬船山思想。王氏虽然批评了贾谊思想的不纯,但是充分肯定他的“忠爱要绝伦”,“忧国

有良谟”。这也正是王光焕的夫子自道。1898 年当王氏流寓皖南时,曾经写过一组《皖城玩月》的诗。在此诗的序中,王氏说明

写诗的背景:“夜凉独坐,明月入牖,适阅宁乡周铁贞诗,中有《在狱玩月六绝句》,念其所处,殆与仆同。把笔步之,淒然成咏。”

周铁贞,即周汉(1842-1911),字铁真,湖南省宁乡县人。他曾在左宗棠湘军中帮办营务,升陕西候补道。1884 年因病回到湖南,长

期寄居省城,在宝善堂参与刊布善书活动。1889 年由于耳闻目睹英、美传教士来到湖南的一年比一年增多,他刊刻了一本朱墨套

印的反洋教的通俗图册,题名《天猪教》。从此开始了他历时 10 年之久的反洋教斗争。周汉的反洋教宣传品,就其内容来说均以

“崇正黜邪”、“杀身报国”为旗帜,着重从传统文化心理的角度对西方宗教进行揭露和批判,认为世界上只有儒、佛、道三教

为正教,此外再没有第四教了,因此,一切洋教都是“鬼叫”(叫、教谐音)或“邪教”、“妖教”、“天猪教”(天主教的谐音),

煽感人心,应该加以诛灭。1898 年初,英国驻汉口领事照会湖南巡抚陈宝藏,强硬地要求立刻将周汉拿押究办。此时陈宝箴正锐意

维新,期望湖南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,遂于 3月中旬派员至宁乡县,会同县令朱国华,随带营勇,将周汉拘传到长沙应讯。周汉被

解到长沙后,先拘于候审所,他竟将所中器物、镜屏等打碎,并将候审所委员王扭殴关闭。陈宝箴遂令将其转移到三府坪按司狱。

周汉的《在狱玩月六绝句》今不存,王光焕的《皖城玩月》也是六绝句。如果说,周汉的反洋教斗争带有盲目排外的弊端的话,那

么从王氏的诗中我们却看不到任何盲目排外的倾向,有的却是精忠绝伦的忧国精神: 

抚时偏触杞人悲,满地夷氛厌卷惟。 

底事主和诸阁老,小朝廷史不曾窥。 

割地输金事已频,养教小丑作强邻。 

汉奸不死天难问,此贼前身合姓秦。 



 

 8 

此诗的写作不仅是因为作者读了周汉的狱中诗,而且其时戊戌变法正在进行之中。周汉反洋教的实质是反对西方列强的文化

侵略,而戊戌变法的兴起也是激于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。所谓“割地输金事已频,养教小丑作强邻”,正是对甲午战争失败后,中

国所面临的败局所带来的严重结果的如实描写。诗人将屈辱和约的签订归罪于那些“底事主和诸阁老”,斥责他们是像秦桧一样

的汉奸。其爱国忧民的激愤之情跃然纸上。 

其三,众书法名家书写。《蕨庵诗存》在 1934 年刊印时,不是采取木板雕刻,也不是用铅字排版,而是请一些书法家分别用行

书、隶书和楷书书写,然后石印。这样便使这本诗集从内容到形式都成为一本精美的艺术品。为“诗存”作序者陈迪光

(1895-1966),号介石,浏阳县镇头人。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。1934 年作序时,他在长沙独立创办《湖南民国日报》,任社长,并任

湖南审计委员会委员。1949 年 4月至 7月,他曾出任长沙市市长。他是王光焕之子王运昌的幼年时的同学。陈序的书写者为巢功

赞(1876-1955),字懋丞,湖南湘阴人,光绪壬寅年(1902)科举人,曾任邮传部主事。1912 年任交通部主事,1928 年调充财政部湘榷

局会计主任。1953 年被聘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。为著名书法家。甘融(1894-1970),字哲明,湘阴县人。1921 年他与湖南高

等师范同学诸人共同创办含光女子中学。1928 年秋,他参加湖南省政府行政官吏考试,考取税务局长,先后在长沙、邵阳、岳阳、

衡阳等地担任税务局长八年之久,是王运昌的顶头上司。1956年甘融被聘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。巢、甘二人在书写此诗集中有关

诗篇时,都是用的行书。诗集隶书书写者唐景尧是王运昌的姑父,唐景森为唐景尧哥哥,唐翊堃则是两唐的侄辈。诗集楷书的书写

者卢绍光(字晚香)是王光焕的儿媳、王运昌的夫人。王运昌在样刊其父诗集出版后,曾赋感怀诗四首,其一云: 

漫说儒冠命竭磨,强教词客作萧何。 

生花笔底沉冤少,囹草春深沛泽多。 

“儒冠”为书生的代指。“竭磨”是一个佛教概念。按照竭磨法中的规定,佛教弟子犯了戒,如果不自行发露,见他犯戒的弟

子,应该劝告他发露忏悔,要是劝告他三次,他都不听,便在大众竭磨的时候,为之举罪,使得大家以会议的方式来处罚他。这里意

指罪过。作者此诗是说其父王光焕作为一个书生,命舛多乖,本来是一位词人却无可奈何地去当刑名师爷。他的生花之笔所写的

状纸很少冤枉好人,因此使那些被囚在监狱中的犯人得到的恩泽多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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